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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27届参议院选举
结果21日揭晓，自民党-公明
党执政联盟未能维持参议院

多数席位。执政联盟缘何失

利？内阁执政前景如何？请

专家分析。 ——编者

参院选举执政党再“走麦城”
日本国会将上演“合纵连横”

�日本选民参加参议院选举投票 图IC
▲石破茂承认执政联盟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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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法国、德国宣布与

伊朗开启核谈判。在上月伊朗以色

列冲突背景下，此轮谈判实际上是

各方加强接触的一次试探性举动。

但在美伊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的情

况下，此轮谈判实现重大突破的可

能性较低。

“快速恢复制裁”威胁
在此轮核谈判前，英法德三国

正对伊朗威胁采取所谓“快速恢复

制裁”。该机制来源于2015年达成

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核协

议，其中明确提出“快速恢复制裁”

机制，即允许签署国在伊朗违反协

议时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

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英法德三

国外长明确表示8月底为达成伊朗

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否则就将使用

该机制恢复对伊朗制裁。

英法德此次主动与伊朗谈判，

是美西方阵营内部协调的产物。在

美国直接空袭伊朗核设施后，伊朗

已暂停与美国的直接对话，将谈判

渠道转向欧洲。作为美国的核心盟

友，英法德的介入具有双重意图：一

方面，通过与伊朗谈判摸清其核政

策底线，为美伊间接沟通搭建桥梁；

另一方面，在保持对伊朗强硬立场

的同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对伊朗的

态度与美国高度趋同，均坚持“有罪

推定”原则，即要求伊朗先采取“切

实措施”改变核发展路线，才能换取

制裁放松。这种预设性立场使欧洲

在谈判中难以作出实质性妥协，更

不可能偏离美国对伊朗政策框架。

对伊朗而言，此次谈判是在对

美博弈中的重要战术调整。上月与

以色列冲突后，伊朗面临内外双重

压力：对内需维持强硬形象以巩固

政权，对外需避免经济制裁进一步

升级。这种矛盾促使伊朗采取“以

谈促缓”的策略——既通过谈判展

现外交灵活性，又以强硬立场争取

谈判筹码。伊朗一方面需要维持对

核谈判与核协议的强硬立场，避免

国际社会产生伊朗处于弱势地位的

印象；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存在的经

济与发展困境，也需要在核协议上

达成突破，避免英法德加入制裁使

其经济雪上加霜。

达成突破可能性低
在此背景下，此轮谈判实现明

显突破的可能性不高，更可能是一

次各方试探立场的会议。

首先是美国缺席导致谈判效用

大打折扣。相关历史表明，在美国

不解除对伊朗直接制裁的情况下，

伊朗无法通过核协议获得所期待的

制裁放松。因此在美伊不直接交流

的情况下，欧洲国家与伊朗谈判更

多只是一种信息传递。而此轮谈判

定位在副外长级，更是会议作用有

限的体现。

其次是美欧分歧导致欧洲的中

间人作用进一步下降。早在美国总

统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欧洲国家就

曾试图规劝他不要退出伊朗核协

议，但并没有产生效果。目前特朗

普与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关税

问题上存在更多分歧，欧洲国家在

伊朗核问题上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

立场，发挥战略自主性的动机与空

间实际上都不大。

最后是伊朗核问题的结构性矛

盾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伊朗核问

题表面是伊朗能否发展和平核能的

问题，实质是伊朗的地区地位问

题。美国及其中东盟友以色列的最

终目的，是借核问题削弱伊朗的地

区影响力，使伊朗边缘化，重塑中东

战略格局。而伊朗虽在与以色列冲

突中遭受损失，但谋求地区大国地

位的战略目标未变。伊朗未在美国

的“极限施压”下作出根本性妥协，

核计划的韧性也得到证明。因此，

只要美伊双方在核心利益上无法找

到让步空间，任何形式的谈判都只

能是僵局中的“中间转场”，无法改

变未来高度不确定的博弈走向。

日本首相石破茂去年10月出任自民党总
裁后立即解散众议院实行大选，不想“出师不
利”，自公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未获得过半数
议席，被日本政坛戏称为“少数执政党”。未
曾想本次参议院选举，自公联盟再次上演“走
麦城”。
执政党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议席都未过

半数的“怪象”，还是战后1955年由原自由党
和民主党联合成立自民党以来首次出现。

政策主张不得人心
日本第27届参议院选举20日早上开始

投票，共有10个政党及无归属党派的522名
候选人参与争夺125个参议院议席。当晚投
票结束后，计票结果正式出炉：自民党和公明
党两个执政联盟政党共获得47个议席，其中
自民党获得39个议席，公明党获得8个议
席。加上原有的75个非改选议席，自公联盟
在参议院共拥有122个议席，未能实现125个
过半数议席的竞选目标。
日本参议院共设248个议席，任期6年，

每3年改选其中半数议席。本次参议院选举
改选半数即124个议席，再加上东京都选区1
个补缺议席，总共改选125个议席。选举前，
自公联盟在参议院坐拥141个议席，其中自民
党为114个议席，公明党为27个议席，超过参
议院议席半数。此次自公联盟有75个非改选
议席无须参加选举，余下66个议席参加改选，
其中自民党52个，公明党14个。
为了确保自公联盟在参议院获得过半数

议席，石破在选前制定了确保50个议席的竞
选目标。但是从选举结果看，由于自公联盟
在经济、财税、防卫、外交、社保以及应对通货
膨胀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不得人心，问政于民
的结果可谓“大跌眼镜”，选举再次遭遇惨败。

执政联盟“考试”失败
从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石破天惊”到

今年参议院选举的“石破添新”，石破创下了

执政党参众两院议席未过半数的“纪录”，按
理说作为第一责任人应当马上引咎辞职。就
在众说纷纭之际，石破却第一时间向媒体表
示，目前国家仍需要他，因此不会辞去自民党
总裁职务。
笔者观察到，选举尚未结束，自民党就已

经重染“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老毛病。
自民党元老麻生太郎首先发难，表示如自民
党败选，石破必须引咎辞职。至于后任，如安
排前首相岸田文雄“重出江湖”“收拾残局”，
似乎可能博得党内支持。此前在自民党总裁
选举中败给石破，被称为“右翼旗手”的高市
早苗也表示有意再次竞选总裁。针对以上人
事安排，自民党内也出现众多反对声，认为目
前“关税战”中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压日本，两
国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在“国难当头”时刻仍
需石破“曲线救国”，临阵易帅并非上策。
有趣的是，在野党虽然在参众两院过关

斩将高奏凯歌，获得了半数以上议席，相互之
间却有点“八字不合”，要想通过“精诚团结”
来取代执政联盟谈何容易。从在野党维护自
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仍需要“背锅侠”出头露
面张罗日美谈判，继续充当“炮灰”。即使石
破不主动辞职，在野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也始终悬于头顶，无论谈成还是谈不成都面
临“下岗”风险。
身处风口浪尖的石破倒也“处惊不变”，

表达了“力挽狂澜”的决心，并否认媒体有关
他有意辞职的报道。但是，石破的这番决心
能否赢得民众和党内多数支持还不得而知。
虽然从日本国会参议院制度本质来看，

此次选举并非民众对政权的选择或更替，但
的确是一次实实在在问政于民的“考试”。显
然，自公联盟并没有通过这次“考试”。

内阁“续命”难度极大
如果进入后石破时代，自民党将首先通

过党内选举推选出新一任总裁，以避免政坛
进入“无人驾驶”模式。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处
于少数的局面下，今后执政党内阁在法案、预
算案的审议和表决上必将面临在野党的阻
挠，要想平稳执政难度极大，并随时有遭受弹
劾的风险。
为了获得在野党支持，确保政府运行平

稳过渡，自公联盟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与在
野党进行政治交易，对在野党政治诉求不断
作出妥协和让步，以求相关法案在国会能够
通过立法；另一个是尽量劝诱和拉拢在野党
加入执政联盟，实行三党或多党联合政权，从
而确保参众两院多数议席。
作为国会参众两院少数执政党，内阁“续

命”难度极大，政权随时可能垮台。为了挽回
劣势，笔者认为自公两党或将采取后一选项，
即扩大政党联盟，将较为“志同道合”的在野
党拉入执政联盟体制，实现共同组阁和共同
参与政府行政事务。
从日本历史上看，组建多党执政联盟不

无先例。如1998年时任自民党总裁小渊惠三
出任首相，组阁后不久自民党就在参议院选
举中遭遇惨败，不得已与小泽一郎率领的自
由党建立执政联盟，随后又将公明党拉入执
政联盟，实行三党联合执政。

从目前形势来看，国民民主党和维新会
是最有可能加入执政联盟的两个在野党。
2024年和2025年，石破内阁曾分别在国民民
主党和维新会支持下，在国会通过了这两个
年度的政府预算案，使政府得以平稳运行。
后石破时代，执政党内阁要想平稳过渡，少不
了要在国会“左右逢源，上下搏击”，与各党派
玩一把“合纵连横”，通过许诺共同组阁来拉
拢在野党加入执政联盟，扩大在参众两院的
政治势力，重新夺回国会主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不能排除在野党“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组建在野党联
盟来弹劾内阁，将自民党和公明党这两个执
政党拉下台。按照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
首野田佳彦的计划，将首先在今年秋天的临
时国会上斡旋各在野党对废除汽油税暂行税
率法案达成共识，将其作为合作基础，然后
“求同存异”，摸索在野党政策纲领合作的底
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构建在野党联盟，合
力推翻自公联盟执政体系。因此，今后执政
党和在野党之间可能会出现“抢亲”大赛，谁
可以“抢”到匹配的在野党就有可能组建政党
联盟，把控国会，成为执政党并组阁行政。

历史上，1994年自民党羽田内阁倒台后，
自民党迫不得已将首相宝座让位于社会党党
首村山富市，组建了自民党、社会党和新党先
驱三党联合执政的体系。对眼下的执政联盟
来说，在做最好规划的同时，也要做最坏打
算。只要能够保住执政党地位，最坏打算就
是择机“拍卖”首相宝座，换取扩编或重组执
政联盟，完成政治“续命”。


